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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 右翼民粹主义在美国的兴起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 这一运动虽表现为主流白人与少数

族裔之间的文化冲突和身份对立, 但实质上是深受资本主义戕害的中下层白人在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支配下所开

展的经济抗争和阶级博弈。 然而从实践后果来看, 右翼民粹主义运动不仅没有真正实现中下层白人的利益诉求,

反而在客观上巩固和强化了金融资本的统治力量。 只有重新回归以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为根本目标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路径, 才能将社会运动引向正确方向, 从而推动新的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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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 一股来势汹汹的右翼民粹主义浪潮席卷美国, 而美国白人①在这其

中的地位和作用极具政治象征意义。 作为在传统叙事中被认为占据优势地位因而其身份是不言自

明的 “隐身 (invisible) 群体”②, 美国白人如今却产生了严重的身份危机———不安于美国社会

日益增长的多样性, 不满于文化多元主义所塑造的政治格局与主流话语。 因此, 越来越多的白

人开始从投票站走向大街小巷, 拾起昔日专属于黑人等少数边缘群体的身份武器, 试图以凸显

“白人身份认同” 的方式强化自身的内部团结和政治影响; 他们甚至不再把种族主义视为道德

禁忌, 转而与右翼势力保持暧昧不明的关系。 主流白人这种基于身份认同来表达诉求和开展动

员的行动取向, 给右翼民粹主义浪潮提供了不竭动能, 造成了一个族群、 政治和文化上都更加

分裂的美国。 然而, 尽管右翼民粹主义带有种族主义和白人身份政治的色彩, 但在其背后却始

终有一股若隐若现、 不绝如缕的暗流贯穿其间, 这便是中下层白人对现实物质利益的诉求。 这

提示我们, 不能囿于目前流行于西方学界的文化视角, 把右翼民粹主义直接归结为种族歧视问

题, 而应突破 “身份 / 文化冲突” 的致思逻辑, 以马克思主义经济视角来重新审视这场运动及

其映射出的当代资本主义的深层危机, 观照作为这场运动参与主体的中下层白人的物质利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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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讨论的 “美国白人” 主要指经济地位低下、 未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下层白人群体, 包括传统蓝领工人、 从事农业

的工人以及金融危机以来地位不断下滑的白领阶层。
Ashley Jardina, White Identity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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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并由此思考如何激活对抗资本主义系统性压迫的力量, 从而推动科学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

的复兴。

一、 夺回 “美国梦”: 美国右翼民粹主义运动的实质

在反思白人群体何以形成身份危机感并最终成为特朗普等右翼民粹势力的基本盘时, 目前学

界比较流行用 “文化焦虑论” 来展开分析, 认为文化因素在这其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其主要

理由如下: 其一, 从经济全球化推动劳动力要素全球配置的角度看, 大量移民涌入美国的直接后

果是外来移民在总人口数中的占比持续攀升; 而人口结构的变迁又必然引发政治结构的重构和文

化氛围的重塑, 使作为美国文明核心的 “盎格鲁 - 撒克逊” 价值观不断遭到挑战。 这一剧变激

化了白人对 “他者” 的担忧, 引起了他们深层的文化焦虑。 其二, 从国家内部政治格局和社会

氛围的角度看, 以文化多元主义为价值基础的传统身份政治在美国社会塑造了尊重边缘群体身份

权利和多元文化的 “政治正确” 话语, 并逐渐发展出一套以配额制或定额制为形式实现对少数

边缘群体利益倾斜的 “肯定性行动” 计划。 这种事实上彰显而非弥合身份差异的政策给白人带

来了 “相对剥夺感” 和遭 “逆向歧视” 的体验, 奠定了该群体 “受害者情结” 的社会心理基

础。 基于上述理由, 该范式认为美国白人倒向民粹主义的原因在于该群体在多元文化冲击下感到

自己在本国社会中的主流地位受到威胁、 担心丧失自己的文化特权, 因而倾向于将右翼民粹主义

的实质归结为主流白人 “对文化特权、 身份优势面临危机的激烈反应”①。
诚然, “文化焦虑论” 突破了传统 “黑白种族二元对立” 的分析范式, 不再简单把右翼民粹

主义直接等同于白人针对少数族裔的压迫和歧视, 而是敏锐察觉到白人对自身境况的担忧, 成功

捕捉到在他们心中潜藏已久的对往昔优势地位、 文化特权和主流身份的缅怀。 这对审视右翼民粹

主义及研判其发展趋势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然而, 这种致思路径实际上是把社会历史发展

的根本动力单纯归结为人们的主观意图, 这将导致社会现象变成一种无规可循、 难以捉摸的神秘

东西。 对此, 马克思曾指出: “人们在研究国家状况时很容易走入歧途, 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

本性, 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 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 这些关系既决定私人的行动,
也决定个别行政当局的行动, 而且就像呼吸的方式一样不以他们为转移。”② 该范式仅仅基于白

人的文化观念来解释右翼民粹主义运动, 意味着它忽略了这种观念背后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客观物质关系 (即经济关系), 而这恰恰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白人的身份危机感作为一种社会意

识, 本质上是白人日益恶化的现实生活状况在其观念上的反映, 它必然为该群体所处的现实经济关

系所制约。 因此, 只有深入到美国社会的经济关系中, 去细致考察白人现实的物质生活状况, 才能

把握他们在美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实际地位, 因而才能正确揭示白人身份危机产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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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红: 《美国右翼民粹主义浪潮中的白人身份政治》,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9 年第 6 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第 3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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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美国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使其国内传统制造业不断随生产要素全球配置而流向海外,
造成中下层白人经济处境不断恶化。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美国金融资本为寻求新一轮扩张, 开

始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要素。 此举虽延长了资本主义的繁荣期, 但其所伴生的传统产业外移却

导致那些曾让相当一部分白人群体引以为傲的高级蓝领工作岗位不复存在。 有数据显示, 制造业

在美国就业岗位中的比重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 40% 滑落至 2010 年的 8. 1% ; 与此同时, 蓝领

工人比例从 1940 年的 36%下降到 2016 年的 13. 7% ①。 这些失去工作的白人蓝领由于不具备较高

的受教育水平, 也无法谋得要求更高学历的工作, 只好转向文员、 零售业和服务业等准入门槛较

低、 工作状态不稳定的 “垃圾工作”, 这类工作不仅收入较低, 而且几乎没有职业发展或技能提

升的空间。 2008 年金融危机进一步戳破了美国经济持续繁荣的神话, 使包括白人在内的整个工

薪阶层陷入前所未有的失业危机。 美国劳工局数据显示, 在危机爆发前, 白人失业率基本保持在

5%以下的较低水平; 而在危机爆发后, 这一数字迅速飙升至 8% 以上, 甚至在一定时期里突破

9% ②。 高失业率带来的是民众收入水平的严重下降, 使曾被视为美国社会最稳定支柱的包括白

人工薪阶层在内的 “中产阶级” 日益解体, 缓缓滑向社会底层。 这表明, 资本全球化带来的利

益主要被金融寡头所收割, 而没有惠及普通美国民众。
其次, 美国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纵容了金融资本在其国内的寄生性积累, 进一步损害了包

括中下层白人在内的所有底层民众的现实物质利益。 为了解决国内的滞胀危机, 美国曾大力推行

减少政府干预、 减免企业税收、 缩减基础投资、 增加政府债务和削减福利支出等新自由主义政

策。 这些名为 “效率优先” 实则 “资本优先” 的政策抑制了美国的公共权力, 放纵了金融资本

的寄生性积累, 造成美国经济的虚拟化和泡沫化、 资本所得 “边际税率” 不断下降、 民众债务

负担不断提高和社会福利不断削减, 结果是美国以白人工薪阶层为主体的 “中产阶级” 收入水

平下降。 据调查, 从个体层面看, 在白人工人当中时薪不足 15 美元的人口高达 26% ③。 从社会

层面看, 白人工人阶级的整体财富在全体美国人收入中的占比已跌至 27% ④。 对此, 有学者感慨

道: “美国曾是伟大的中产阶级社会, 但现在我们却贫富分化, 这种不平等的程度在高收入的民

主国家中是绝无仅有的。”⑤ 更严重的是, 收入差距的扩大又会反过来阻碍社会再生产和资本循

环的顺利进行, 破坏金融资本积累的正常条件。
在金融资本的掠夺下, 越来越多失去稳定收入来源和必要生活保障的中下层白人逐渐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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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 Highest Educational Levels Reached by Adults in the U. S. since 1940 ”, https: / / www.
census. gov / newsroom / press - releases / 2017 / cb17 - 51. html.

关于美国失业率的相关数据, 均来源于美国劳工局网站 https: / / data. bls. gov / cgi - bin / surveymost。
Tami Luhby, “Nearly One-Third of American Workers Make Less than MYM15 An Hour, Study Finds”, https: / / edition. cnn.

com / 2022 / 03 / 22 / politics / american - workers - 15 - dollars - hour - minimum - wage / index. html.
Aimee Picchi, “Americas White Working Class Is the Smallest It Has Ever Been”, https: / / www. cbsnews. com/ news / americas -

white - working - class - is - the - smallest - its - ever - been / .
Jeffery Sachs, “Why America must Revive Its Middle Class”, https: / / www. earth. columbia. edu / sitefiles / file / Published%

20Writing / Time%20Final.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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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边缘人群, 甚至有些人的境况比少数族裔穷人还要糟糕。 正是物质生活状况的不断恶

化, 击碎了中下层白人实现自身发展和向上流动的 “美国梦”, 诱发了他们的经济焦虑和被剥

夺感; 这种心理在身份政治和文化多元主义的冲击下, 又被进一步扭曲为一种身份认同危机感

和对后物质主义价值的叛逆情绪。 正是在这种根植于现实生活状况的身份危机感的驱使下, 美

国中下层白人才开始倾向于把生活上的失意归咎于保护少数族裔的文化多元主义; 与此同时,
关心经济议题、 强调白人认同的右翼民粹主义便能乘隙而入充当他们的 “反抗工具”。 也正因

此, 右翼民粹主义运动虽然表面上以主流白人与少数边缘群体之间的身份 / 文化冲突的形式表

现出来, 但其实质是深受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戕害的中下层白人对经济衰退等议题的 “政治反

应”, 是脱胎于当代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经济斗争和阶级博弈。 这意味着, 只有 “从政治形式

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①, 即深入到经济关系层面才能正确研判这一运动的实践后果和

发展趋势。

二、 救经引足: 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对金融资本统治的维护与巩固

尽管右翼民粹主义运动以守护中下层白人的利益为旗号, 但从实践后果来看, 这一运动使本

该针对金融资本的批判转换成对其他国家、 民族或族群的攻击, 从而在客观上导致社会运动沦为

了美国大资产阶级转移社会矛盾、 加强自身力量和巩固金融资本统治的不自觉工具。 这表明, 白

人群体寄希望于右翼民粹主义来维护自身利益是救经引足, 最终会反受其害。
首先, 右翼民粹主义运动所遵循的身份认同机制会使其在实践中异化为对少数边缘群体的歧

视和压迫, 瓦解底层民众联合起来反抗资本主义压迫的社会基础。 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得以动员的

前提, 在于白人身份在当前美国的社会格局和文化氛围中的确遭到某种程度的压抑, 从而促使该

群体相信有必要通过强化身份认同的方式重新定义、 描述或改变白人江河日下的优势地位。 据美

国政治学者阿什莉·嘉蒂娜 (Ashley Jardina) 的调查, 近年有超过 40%的白人表示 “白人身份”
对其而言 “非常或极端重要”, 54%的人表示 “身为白人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 还有 43%的

人表示 “白人” 与 “美国” 之间存在诸多 “共同点”②。 正是顺应了白人身份认同急剧上升的趋

势, 特朗普等右翼势力才得以将白人至上主义、 “另类右翼” 等强调白人身份认同的议题融入民

粹主义动员策略中, 从而成功笼络中下层白人。 比如在面对 “黑命攸关” 运动 (Black Lives
Matter) 和对种族主义的谴责时, 他就站在白人警察一边, 声称如果黑人觉得自己的生命重要可

以回非洲去③。 由此可见, 尽管经济议题是右翼民粹主义关注的焦点, 但就强调族群的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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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2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2 年, 第 450 页。
Ashley Jardina, “White Identity Politics Isnt Just about White Supremacy. Its Much Bigger”, https: / / www. washingtonpost.

com / news / monkey - cage / wp / 2017 / 08 / 16 / white - identity - politics - isnt - just - about - white - supremacy - its - much - bigger / .
Karina V. Korostelina, Trump Effect,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p.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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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身份认同这一点而言, 这一运动不仅与传统身份政治共享着相似的斗争逻辑①, 而且是在另一

个更大的规模和层次上强调身份政治。
然而, 右翼民粹主义在运用身份政治的斗争逻辑有效实现政治动员的同时, 也为自身走向

错误方向埋下了祸根。 一方面, 与身份政治以文化认同作为动员基础一样, 右翼民粹主义运动

仅仅以 “白人” 这一族群 / 文化身份来规范参与主体的政治倾向和政治行为, 这就相当于促使

白人透过种族主义的 “有色眼镜” 去看待就业问题与贫富差距, 导致他们将种族因素和自身经

济状况进行错误联想。 正因此, 近年来白人越来越把自己视为经济全球化和社会多元化浪潮下

的 “受害者群体”, 声称 “自己———被精英人士, 被全球化, 被女性, 被难民———所鄙视、 所

利用……感觉自己变成了社会的圈外人, 成为自己国家的少数群体, 没有归属感, 不被重

视”②; 越来越相信少数边缘群体获得的任何收益都以主流白人受损为代价, 并认为日趋多元的

美国社会使他们失去了争取更美好生活的机会。 另一方面, 虽然经济利益是右翼民粹主义的内

在诉求, 但它却不是像阶级政治那样以 “阶级” 这一真正体现主体物质生活状况的经济属性作

为划分敌我的依据, 这就决定了这一运动不仅无法超越族群身份的狭隘视野而以社会整体利益

作为斗争目标, 反而会在实践中进一步异化为针对少数边缘群体的歧视和压迫。 正因此, 这一

运动在表达利益诉求时总是强调恢复白人的特权地位、 强调以白人的一元文化取代社会的多元

文化甚至试图霸占有限的社会资源并抑制其他族群的发展空间。 这充分说明, 由于把 “经济议

题” 同 “身份 / 文化议题” 相混淆, 右翼民粹主义的具体实践不仅使美国社会内部金融贵族与

工薪阶层之间的矛盾被掩藏在不同族群的文化差异之中, 更造成社会运动被扭曲为维护狭隘族群

利益的工具。
其次, 右翼民粹主义企图在不触动金融资本利益的前提下解决社会矛盾, 实际上使作为金

融资本利益集中表现形式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得以继续推行。 尽管右翼民粹主义处处表现出对抽

象人性论、 普遍公民认同和文化多元主义等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对抗姿态, 但其内在动因仅

仅在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资本和人员的流动日益越过民族国家的界限, “而美国奉行的新自由

主义既定秩序的 ‘正义’ 框架和利益分配机制出现诠释困境, 难以满足人们对经济发展和社会

地位趋向稳定的诉求”③。 这就是为什么这一运动从来不去触及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框架, 反而

把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必要干预歪曲成对经济发展的束缚, 进而把绝对的自由市场竞争包装成经

济增长的最强引擎。 在现实中就能明显看到, 特朗普等右翼民粹主义者总是利用身份差异与认

同机制在中下层白人当中煽动 “猎巫” 情结, 使他们把黑人、 移民等少数边缘群体视为吃白

食、 搭便车的 “寄生虫”, 把必要的经济干预和福利支出视为对少数族裔的过度偏袒, 从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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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身份政治的斗争逻辑是基于对特定 “身份标签” 的认同而确立政治倾向、 实施政治行为。 身份政治所涉及的种族、 性

别、 性取向等 “身份标签” 更多地是文化、 价值或观念上的身份, 它以实现文化多元和平等为斗争目标。
〔德〕 奥利弗·纳赫特韦: 《去文明化———论西方民主的衰退趋势》, 载 〔德〕 海因里希·盖瑟尔伯格主编: 《我们时

代的精神状况》,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 第 217 页。
张育瑄: 《现代美国民粹主义的结构与困局分析》, 《世界民族》 2021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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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只有通过减少政府干预、 削减社会投资等新自由主义政策才能帮他们夺回被少数族裔瓜分的

利益。 比如在处置美国白人工人的失业问题时, 特朗普就总是抱怨从非洲、 拉美等 “粪坑国

家”① 来到美国的移民数量太多, 抱怨民主党人的社会保障政策对黑人、 移民等少数边缘群体

太过偏爱, 损害了勤劳纳税人 (主要是白人) 的利益, 抑制了经济发展的活力。 在此基础上,
右翼民粹主义重新唤醒了白人主导的美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 并运用其中的保守元素和美德

原则赋予 “完全市场竞争” “去金融监管” 等政策以道德优先性, 最终强化了新自由主义政策

在社会各项议题上的影响力。 通过上述操作, 右翼民粹主义成功在美国造成 “对内有针对性

地排除少数族裔和移民的平权诉求, 对外施行贸易保护主义强化掠夺性资本主义霸权”② 的政

治局面, 从而使新自由主义政策能够凭借反移民、 反多元化社会和反对保护少数族裔权利的

政治姿态完成 “借壳上市”。 这表明, 右翼民粹主义自始至终都在以一种转移矛盾的方式重新

确立起新自由主义的诸多原则, 因而不过是新自由主义因无力解决当前美国社会危机而向保

守化趋势发展所产生的 “病态变体”③。 由此便能理解, 特朗普虽然宣称要改变美国制造业的

岗位流失状况, 并为此推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内容更新, 甚至不惜对中国商品加征高额关

税, 但在上任后却又宣布废除 《多德 - 弗兰克法案》 (Dodd-Frank Act)④ 以放松金融监管, 甚

至还提名主张削弱工会势力的尼尔·戈萨奇 (Neil Gorsuch) 担任联邦大法官⑤。 然而, 这些政

策并不能兑现其 “让美国再次伟大” 的承诺, 而只会削弱国家的社会救助和福利职能、 减轻

金融资本的税负、 强化国家作为金融资本最后贷款人的角色, 最终损害的是美国普通民众的

利益。
最后, 右翼民粹主义以 “反精英” 的面貌出现, 却有意不把矛头对准华尔街的金融精英,

最终使社会运动沦为右翼势力实现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 正如恩斯特·拉克劳 (Ernesto Laclau)
指出的, 民粹主义是一种旨在将 “人民” 作为一个同质性主体进行动员, 用以抵抗那些 “对民

意保持沉默的政治机构” 的政治逻辑⑥。 一方面, 它把长期遭受传统精英压迫的底层民众设定成

“人民”, 凸显他们作为 “英雄” 或 “国家主权的真正保护者”⑦ 的作用, 并声称只有自己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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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Josh Dawsey, “ Trump Derides Protections for Immigrants from ‘ Shithole’ Countries”, https: / / www. washingtonpost. com /
politics / trump - attacks - protections - for - immigrants - from - shithole - countries - in - oval - office - meeting / 2018 / 01 / 11 / bfc0725c -
f711 - 11e7 - 91af - 31ac729add94_ story. html.

张育瑄: 《现代美国民粹主义的结构与困局分析》, 《世界民族》 2021 年第 1 期。
宋朝龙: 《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与新民粹主义乌托邦的崛起》, 《江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 年第 6 期。
2008 年, 美国次贷危机的全面爆发将全球金融市场拖入危机的泥潭。 2010 年 7 月 21 日, 奥巴马政府出于对金融监管

漏洞的反思, 签署了旨在强化金融监管和消费者保护的 《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 (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该法案也被视为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美国最全面、 最严厉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

Adam Liptak, “Supreme Court Ruling Delivers A Sharp Blow to Labor Union”, https: / / www. nytimes. com / 2018 / 06 / 27 / us /
politics / supreme - court - unions - organized - labor. html.

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pp. 87 - 89.
Benjamin Moffitt and Simon Tormey, “ Rethinking Populism: Politics, Mediatisation and Political Style”, Political Studies,

Vol. 62, No. 2,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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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真正需要什么, 只有自己才真正代表人民; 另一方面, 它又把传统的体制内人士塑造为

“精英”, 强调 “精英” 不仅对人民的利益诉求漠不关心, 甚至还要动用权力从人民手中攫取更

多利益, 因而 “精英” 对人民而言是除之而后快的对象。 这种 “人民 - 精英” 二元对立的叙事

方式有效抚慰了中下层白人因自身利益被传统建制派精英长期漠视而产生的负面情绪, 使民粹主

义能够凭借人民利益代言人的正义形象而粉墨登场。 然而, 这一叙事方式中的 “人民” 范畴本

质上是一个 “建构出来的虚假共同体”①。 民粹主义话语中 “人民” 的建构和界定, 并不是基于

现实的物质生产关系, 而是以 “传统文化价值观或者传统的民族身份认同感”② 为基础。 因此,

“那些被认为可能对人民的 ‘同质性’ 构成威胁的外来群体, 如移民、 难民以及少数族裔和宗教

群体则被排除在 ‘人民’ 的范畴之外”③。 这种对 “人民” 的身份认同得以维系的前提是某些同

质性群体的狭隘利益需要表达, 而不是对社会平等和人类解放的憧憬。 正因为如此, 右翼民粹主

义并不追求构建基于同等经济地位的多族裔联合, 更不以反抗整个资本主义精英集团为斗争目

标, 而只是抽象地强调 “人民” 与 “精英” 之间的压迫与被压迫关系, 并通过打造反精英人设

提供一种差异化选择, 对厌倦精英政治的潜在目标选民群体进行精准诱导, 从而把社会运动改造

成右翼势力实现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

在 2016 年大选中, 出身于精英阶层的特朗普正是通过诋毁精英和吹捧草根来迎合中下层白

人的民粹情绪, 从而达到撼动传统政治精英的目的。 比如他公开声称 “自己喜欢受教育水平低

的人”, 充分肯定这部分民众的民粹情绪; 而低学历人群也对此投桃报李, 在选举中以实际行动

支持特朗普④。 不仅如此, 他还进一步把对政治精英的嘲讽延伸到对当时执政的民主党当局的批

判上, 喊出 “抽干沼泽” 的口号, 意指解决华盛顿政治机构中的腐败问题⑤。 然而, 胜选后的特

朗普并未兑现 “抽干沼泽” 的承诺, 反而放松游说限制和金融监管, 纵容企业和政府之间的

“旋转门” 交易。 对此有评论指出, 被特朗普政府 “抽干” 的不是沼泽, 而是约束华尔街的人;

特朗普政府本身已然 “落入这片腐败的沼泽”⑥。 这足以说明, “人民 - 精英” 的二元对立不过

是右翼民粹主义为欺骗人民和捞取政治资本而编造的虚假叙事。 由此也可以理解, 为何在右翼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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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丁琪: 《民粹主义的话语本质与社会基础》,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3 年第 7 期。
〔美〕 弗朗西斯·福山: 《新身份政治》, 吴万伟、 罗亮译, 《国外理论动态》 2019 年第 7 期。
陶夏楠: 《桑德斯的左翼民粹主义与特朗普的右翼民粹主义比较分析》, 《比较政治学研究》 2020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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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主义草根与建制派精英之间的斗争进入白热化的年代, 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并未得到遏制, 而

“上层合作、 底层分化” 的格局却愈发明显。

三、 重返马克思主义: 对破解右翼民粹主义困境的反思

马克思主义强调, 不能脱离经济因素来谈论政治、 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 右翼民粹主义的泛

滥表明资本主义已在美国引发了深层次的社会危机, 而对相关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有赖于用实际

行动去改变现实的经济关系, 即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对此, 曾在历史上发挥过进步作用的美国左

翼力量不应继续沉迷于身份政治的文化斗争路线, 而应重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视角和社会主

义立场, 在现实物质利益层面上思考如何激活工人阶级和底层民众的阶级意识, 团结带领他们开

展以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为最终目标的总体战。 只有这样, 才有望把社会运动从右翼民粹主义的桎

梏中解放出来, 将其引向正确方向。
首先, 美国革命左翼力量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重视包括中下层白人在内的全体社

会成员普遍关心的现实物质利益问题, 才有希望从右翼势力手中重新夺回社会运动的领导权。 事

实上, “民众运动之所以被右翼利用, 之所以被右翼引向民粹主义的方向, 最基本的原因, 还在

于左翼民主运动对民众的领导乏力”①。 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以来, 美国左翼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

阶级路线, 脱离了极富斗争精神的劳工大众而转向 “中产阶级” 和文化斗争, 甚至 “在政治上

心甘情愿地充当民主党这只 ‘驴子’ (民主党的党徽) 的小尾巴”②, 逐渐丧失了其对于社会运

动的领导权。 一方面, 脱离经济分析视角的左翼力量无法理解社会不公与身份冲突的根源在于

当代资本主义的统治逻辑和内在矛盾, 因而实际上已迷失了真正的斗争对象。 由于看不到中下

层白人同样遭受资本主义社会系统性压迫这一重要经济事实, 也不懂得该群体高涨的身份认同

和民粹情绪是其现实物质生活境况在其观念层面的反映, 美国左翼总是把右翼民粹主义片面地

理解为主流白人对少数边缘群体的新一轮歧视和压迫, 把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在美国社会引发

的经济博弈错误地当成 “身份 / 文化冲突”。 换言之, 左翼政治在反对右翼民粹主义时, 尽管正

确批判了 “白人至上” “种族主义” 等落后的、 反动的保守主义, 但同时又忘记了这种思潮反

映着中下层白人的物质利益诉求, 忘记了这种诉求是同资本主义作最坚决斗争的旗帜。 这种误

判直接导致左翼政治总是在文化斗争的道路上狂奔, 把本应针对金融贵族的矛头指向了同样受

到金融资本戕害的中下层白人, 从而把作为革命基本力量因而本应加以团结的中下层白人不断

推向自己的对立面, 造成纵向的阶级对立转化成了不同种族之间的横向对抗。 另一方面, 在民

众物质利益深受金融资本侵害的时代, 左翼力量以文化多元和平等为目标的斗争理念已不能引

起底层民众的共鸣。 这是因为, 在实际的政治生活当中, “人们的现实物质利益诉求总是会压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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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价值信仰或文化认同, 而成为规范人们政治行为的深层逻辑”①。 然而, 由于忽视了民众

参与政治斗争的深层目的在于实现物质利益, 左翼力量不仅对资本逻辑给底层民众在现实物质

利益层面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始终不以为意, 反而寄希望于通过抽象而空洞的价值理念或特定的

身份认同来吸引民众参与政治运动。 遗憾的是, 这种靠价值理念构筑的 “观念中的团结” 并不

能摆脱物质利益的纠缠, 因而难以真正将底层民众紧密团结在自己周围。 与此相反, 当前右翼

民粹主义之所以能够牢牢掌握社会运动的领导权, 甚至能将其打造成为加强自身力量的工具,

恰恰是因为其敏锐察觉并正面回应了底层民众对经济议题的严重关切。 正如右翼势力代表人物

史蒂夫·班农 (Steve Bannon) 所言: “如果左派专注于种族和身份, 而我们搞经济民族主义,

那我们就能粉碎民主党人。”② 这表明, 随着经济和阶级的相关议题在资本主义危机中重返政治

运动的中心, 以文化多元和平等为议题的传统身份政治已经衰落; 而在有效管束自由放任的资

本与市场之前, 期待右翼民粹主义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只能是一种天真的臆想。 因此, 左翼力

量只有重回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 才能从乱花迷眼的 “身份 / 文化冲突” 中准确把握底层民众

特别是中下层白人普遍关心的现实物质利益问题, 才能重新恢复对民众的感召力并夺回社会运

动的领导权。

其次, 美国革命左翼力量只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 把消灭资本主义作为根本斗争目标,

才有望把社会运动引向正确的方向。 现如今统治美国社会的主体是金融资本, 它通过支配货币发

行、 债务、 有价证券和地产等方式已形成了对生产资料的高度垄断, 这一社会现实决定了左翼力

量仅仅围绕身份议题而发起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革命并不足以对抗当代金融资本对社会的全面控

制。 一方面, 当前的左翼政治并不是从生产关系层面出发去剖析和反对金融资本的统治逻辑, 而

是试图在回避这个统治逻辑的前提下, 通过个体的自我身份认同、 自我意识革命、 日常生活批判

来反抗资本主义, 这相当于变相地承认了资本主义的统治逻辑。 换言之, 左翼的这种理念与资本

主义意识形态共享同一个理论前提, 即把构成人类社会的主体设定为抽象的、 孤立的因而也是脱

离现实生产关系的 “个人”, 并且这种 “个人” 仅仅是作为肉体生命而存在的。 这种政治纵然强

调了 “个人” 的具体性、 全面性, 但却忽视了 “个人” 无时无刻不处在一定生产关系之中的这

种具体性和历史性。 正因为如此, 当前的左翼政治在面对资本主义系统性压迫时, 就不再追求使

人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解放出来, 而仅仅追求一种抽象的个性自由和解放; 这种政治尽管看似

激进, 但其实只是一种游走在边缘地带的主观主义斗争, 它仅具有表演姿态, 却不具备真正触动

当代资本主义统治根基的现实物质力量。 另一方面, 现代金融资本对社会的总体性统治还意味着

革命主体不可能是差异性的文化主体, 而必须是社会化大生产下超越了种族、 性别等身份差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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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联合体。 因此, 在金融资本已经全面支配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时代, 美国革命左翼等进

步势力要想重整旗鼓, 有效领导社会运动并反抗资本主义系统性压迫, 就必须 “关心工人阶级

的现实物质利益问题, 推动和帮助更多的工人组织起来, 唤醒他们的阶级意识并强调集体行动逻

辑”①, 从而把对金融资本的批判跟科学社会主义挂起钩来, 推动组织、 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开

展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总体战, 并在夺取国家政权的前提下将国家机器改造为对抗金融资本寄生性

积累的工具。

四、 结　 论

右翼民粹主义运动作为美国白人表达利益诉求的一种极端方式, 固然对非裔、 华裔等少数

边缘群体造成了严重侵害, 但不能因此而对中下层白人正当的物质利益诉求视而不见, 更不能

回避其所反映出的当代资本主义内在矛盾。 事实上, 右翼民粹主义并不是特朗普崛起所带来的

新现象, 而是植根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 “隐性基因” ———每当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引起严重

的社会危机, 极右翼思潮就会以保守主义、 种族主义甚至是法西斯主义的形式 “死灰复燃”。
右翼民粹主义将本该针对金融资本的批判转换成对其他国家、 民族或族群的攻击, 但这样一种

转嫁矛盾和危机的做法并不能解决金融资本积累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 反而会造成更

深刻的社会危机, 而这种社会危机将会为社会主义运动在西方的发展复兴创造前提。 正是在这

个意义上, 右翼民粹主义不过是一种过渡性的运动, 其自身相互矛盾的政策和表里不一的承诺,
都将在社会运动的不断发展中充分暴露出来, 广大民众也将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反思资本主义社

会的合理性以及自身解放的条件。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资本主义面临系统性危机的时

代背景下, 美国左翼政党等进步势力只有重新回归以阶级分析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
稳步建立起以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为根本目标的理论纲领和组织基础, 才能真正对当代资本主义

的统治逻辑造成实质性的冲击, 并获得对于社会运动的领导权, 从而推动科学社会主义在 21 世

纪的复兴。

(陈筠淘系中国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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